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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槟榔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已渗透到众多的文化领域，又因槟榔礼俗的普遍性、大众性、象征性、生活性、
草根性等特征，催生了与槟榔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创作。伴随着闽粤民众移居台湾地区，闽粤民间的槟榔啖

食方式与礼俗文化也传播到台湾。由此以槟榔为媒介形成的典型闽台物缘文化关系，正是闽台文化根与叶、
源与流互动发展的生动展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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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榔是热带、亚热带地区常见的植物，其花开花落、生根结果并不十分引人瞩目; 而作为一

种文化，槟榔很早就成为能让人们产生诗意和美感的植物之一，被寄寓诸多美好的含义、联想

与想象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片旖旎的风光。随着闽粤民众移居台湾地区，其文化基因又在台

湾生根、发芽、传承，而成为今日闽台物缘文化互动发展与文化认同的典范。
关于槟榔与槟榔文化的研究，前人有过一些探讨和零星报道，①对我们认识槟榔种植的历

史、礼俗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，但对槟榔的种植区域、食用范围与方法，槟榔文化的成

因、表现、特征和功能，以及以槟榔为媒介形成的闽台物缘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。有鉴于

此，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努力挖掘新史料，采用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，

就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探索。不当之处，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作为植物的槟榔

槟榔广泛种植于中国南方及周边国家和地区，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载: “槟榔，信南游之可

观: 子既非常，木亦特奇”;“性不耐霜，不得北植，必当遐树海南，辽然万里”。同书引证了《南

方草物状》:“槟榔，三月华色，仍连著实; 实大如卵，十二月熟，其色黄”; “剥其子，肥，强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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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，唯种作子。青其子，并壳取实，曝干之，以扶留藤，古贲灰，合食之，食之则滑美。亦可生食，

最快好”;“交阯、武平、兴古、九真有之也”。《林邑国记》:“槟榔，树高丈余; 皮似青桐，节如桂

竹。下森秀，无柯; 顶端有叶。叶下系数房，房缀数十子。家有数百树。”《南中八郡志》: “槟

榔，大如枣; 色青似莲子。彼人以为贵异。婚族好客，辄先逞此物。若邂逅不设，用相嫌恨”。
《广州记》:“岭外槟榔，小于交阯者，而大于纳子。土人亦呼为‘槟榔’。”①皆言林邑、交趾、九
真等地有槟榔，亦有食槟榔之习俗。《梁书·海南诸国列传》又载:“干陀利国( 在今马来半岛)

在南海洲上，其俗与林邑、扶南( 今柬埔寨) 略同，出班布、古贝、槟榔。槟榔特精好，为诸国之

极。”②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亦载:“生交州、爱州及昆仑。”③

槟榔品种也极为繁多。《广东新语》云:“按本草以小而味甘者为山槟榔，大而味涩者为猪

槟榔，最小者曰蒳子，又名公槟榔，圆大者名母槟榔。”“尖长有紫文者名槟，圆大而矮者名榔，

榔大，槟小，今昔对比医家亦不细分，但以状作鸡心，稳正不虚，内有锦文者为佳。”④

食用槟榔的历史在中国可谓十分悠久，早在二千多年前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就曾出现槟

榔的身影。东汉杨孚的《异物志》说: “古贲灰，牡蛎灰也; 舆扶留、楼榔三物合食，然后善

也。”⑤《南史》则载有刘穆之求食槟榔及后来用金盘盛槟榔宴请宾客的故事。⑥南宋王象之《舆

地纪胜》记琼州云:“琼人以槟榔为命，产于石山村者最良，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。”⑦

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亦云:“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、西路，皆食槟榔者，客至不设茶，惟以槟榔为

礼”;“唯广州为甚，不以贫富、长幼、男女，自朝至暮，宁不食饭，唯嗜槟榔。……中下细民，一

日费槟榔钱百余。有嘲广人曰‘路上行人口似羊’”。⑧

清代，啖食槟榔在闽粤地区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闽人施鸿保《闽杂记》卷十“槟榔称

口”:“闽人称槟榔一包为一口。按《北户录》: ‘梁陆倕、谢安，成王赐槟榔一千口。’则此称由

来远矣。”⑨不少地方一直将槟榔作为献给朝廷的贡品，后妃有随身携带盛放槟榔盒子的习惯，

甚至中外使臣谒见皇帝时，当着皇帝的面也敢嚼食槟榔。瑏瑠

南方民族还发展出多种食用方法。《诸蕃志》载:“春取之为软槟榔，俗号槟榔，鲜极可口;

夏秋采而干之，为米槟榔; 渍之以盐，为盐槟榔; 小而尖者，为鸡心槟榔; 大而匾者，为大腹子。
食之可以下气。”瑏瑡《广东新语》则载: “三四月花开绝香，一穗有数千百朵，色白味甜，杂扶留

叶，椰片食之，亦醉人，实未熟者曰槟榔青。青，皮壳也，以槟榔肉兼食之，味厚而芳，琼人最嗜

之。熟者曰槟榔肉，亦曰玉子，则廉、钦、新会及西粤、交趾人嗜之，熟而干焦连壳者曰枣子槟

榔，则高、雷、阳江、阳春人嗜之，以盐渍者曰槟榔咸，则广州、肇庆人嗜之，日暴既干，心小如香

附者曰干槟榔，则惠、潮、东莞、顺德人嗜之。”“当食时，咸者直削成瓣，干者横剪为钱，包以扶

留，结为方勝，或如芙蕖之并跗，或效蛱蝶之交翾，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贲粉，盛之巾盘，出于怀

袖，以相酬献”;“若夫灰少则涩，叶多则辣，故贵酌其中，大嚼则味不回，细咽则甘乃永，故贵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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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节，善食者以为口实，一息不离，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青，立唾之矣。”“凡食槟榔，必以蒌叶为

佐。或霜雪盛，少蒌叶，亦必屑其根须。……凡食槟榔，以汁红为尚，然汁不可吐，吐则无馀甘。
先忍蒌叶之辣，乃得槟榔之甘。槟榔之甘生于蒌叶之辣”。①《岭外代答》曰:“其法，而瓜分之，

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，裹槟榔咀嚼，先吐赤水一口，而后啖其馀法。少焉，面脸潮红，故诗

人有‘醉槟榔’之句。”②黄仲昭《八闽通志》载:“芙蒥俗名荖叶。蔓生，叶如薯而差大，味辛香，

土人取其叶合槟榔蚶壳灰食之，温中，破痰，消食，下气。出晋江县。”③

由于食用槟榔的普遍性，富有者连装盛槟榔的器具都讲究起来。《广东新语》“槟榔合”
云:“广人喜食槟榔，富者以金银、贫者以锡为小合。雕嵌人物花卉，务极精丽……。在合与在

包，为二物之司命。包以龙须草织成，大小相函，广三寸许，四物悉贮其中，随身不离，是曰槟榔

包。以富川所织者为贵，金渡村织者次之，其草有精粗故也。合用于居，包用于行。”④

以上可见，从中国岭南、滇南、印度支那半岛、南洋群岛，到印巴次大陆，几乎整个东南亚及

南亚地区皆产槟榔，且品种很多，亦有嚼食槟榔的习惯，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。

二、作为文化的槟榔

槟榔因有轻微兴奋与麻醉作用和辟瘴、消食等药用功能，又因“槟”“榔”谐音和槟榔、扶留

相契等种种象征寓意，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婚丧节庆、祀鬼敬神、男女传情、调解纠纷、人群聚

合等习俗，将槟榔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渗透到众多文化领域。更因槟榔礼俗的普遍性、大众

性、象征性、生活性、草根性等特征，催生了与槟榔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创作。
咀嚼槟榔顿时出现头晕脸红、飘飘然的感觉，日久便容易上瘾，入口时令人唇颊皆红，舌肠

芳洌的滋味，而有“槟榔浮留，可以忘忧”之谚。⑤苏东坡有“暗麝着人簪茉莉，红潮登颊醉槟

榔”之诗，⑥朱熹亦有“初尝面发红”之句。《广东新语》云: “入口则甘浆洋溢，香气薰蒸，在寒

而暖，方醉而醒，既红潮以晕颊。”⑦这些都是形容嚼食槟榔后的种种美妙情境。
嚼食槟榔的轻微兴奋与麻醉作用，使槟榔成为仅次于烟草、酒精、咖啡之后的一种大众爱

好。不少人因嗜食槟榔，宁可断炊。因而，槟榔成为一种待客的食品。《广东新语》曰: “粤人

最重槟榔，以为礼果，款客必先擎敬进。”⑧《南中八都志》云:“土人以为贵，款客必先进。”钟敬

文曾说，吾邑邑志云:“昔粤中之款客，无槟榔不为欢。”粤人不但以槟榔为日常食品，且也视为

款待佳宾的要物。闻一般南洋客云: “在那里有些地方，现在还盛行着这种风俗，客到必须敬

以槟榔，这乃极平常的礼数，如现下内地把烟敬款客没有异样。”⑨可见，在纸烟未出现以前，槟

榔是民间各种应酬、谈判必备的食品，和现在的奉茶敬烟相似。
嚼食槟榔后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功效，与男女情爱后的风情颇为类似。因此，诗人常将两

者相类比，借此抒情达意，苏东坡曾有“两颊红潮增妩媚，谁知侬是醉槟榔”的含蓄，清末民初

台湾才女蔡碧吟有“两颊桃红欲泛晕，儿家丰韵在槟榔”之浪漫。槟榔发挥男女传情的媒介作

用亦极常见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琏借槟榔挑逗尤二姐的故事，也展现了两性交往的旖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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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榔的得名，即为“宾”与“郎”的谐音。宾、郎是我国古代对贵客的称呼，“郎”还是成年

男子的尊称，以郎、官、秀为等第。《广东新语》云:“宾与郎皆贵客之称，嵇含言，交广人客至，

必先呈此果，若邂逅不设，用相慊恨，槟榔之义，盖取诸此，越谣云，一槟一榔，无蒌亦香，扶留似

妾，宾门如郎，宾门即槟榔也，又云，槟榔为命赖扶留”。①所以，槟榔成为尊贵、英俊、挺拔的青

年男子的象征。湖南民歌《采槟榔》:“高高的树上结槟榔，谁爬上谁先尝，谁先爬上我替谁先

装。少年郎，采槟榔，小妹妹提篮抬头望，低头又想呀，他又美，他又壮，谁能比他强，赶心来叫

声我的郎呀。青山高呀，流水长，那太阳已残，那归鸟儿在唱，叫我俩赶快回家乡，那太阳已残，

那归鸟儿在唱，叫我俩赶快回家乡”。②在这里，槟榔暗喻了少男少女两情相悦的浪漫情怀。
槟榔与椰树间栽，则花而不实; 或曰种槟榔必种椰，有椰则槟榔结实必繁。清代孙元衡诗

曰:“竹节棕根自一丛，连林椰子判雌雄; 醉醒饥饱浑无赖，未必于人有四功; 扶留藤脆香能久，

古贲灰匀色更娇; 人到称翁休更食，衰颜无处著红潮。”③槟榔与蒌叶“( 扶留) 其藤缘墙而生，

槟榔树若笋竹竿，至颠吐穟，二物为根不同，所生亦异，而能相成至味若此”。④

槟榔与椰子相配合生长，与扶留相配合食用，容易让人产生两性的种种联想，遂衍生成夫

妻相契的象征含义，进而形成两性和谐、美满幸福的美好追求。以故“俗聘妇，必以二物及山

辣、椰子、天竺、桂皮、蒟子为庭实”; ⑤“蒌与槟榔，有夫妻相须之象，故粤人以为聘果。寻常相

赠，亦以代芍药。”故有诗云:“欢作槟门花，侬作扶留叶; 欲得两成甘，花叶长相接”; 又云:“赠

子槟榔花，杂以相思叶; 二物合成甘，有如郎与妾”。⑥这即是借槟榔抒发人间的男欢女。
此外，槟榔结果累累，离离多子，连着槟榔花序，表示多子多福，期盼新娘像槟榔一样枝繁

叶茂、开花结果，这也是槟榔被选为礼物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，多子意味着人

多力量大、宗族兴旺，而能成为地域社会的强势群体。所以，多子多孙成为传统妇女的理想人

生。在众多婚俗中，具有象征意义的枣子、带子等带有“子”的物品就备受青睐。在这种人类

思维深处相似原则的指引下，槟榔自然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首选定情物和婚庆物，在婚丧礼俗

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。《琼州府志》语:“至婚礼媒约，通问之初，洁其槟榔，富者盛以银盒

至女家，非许亲不开盒，但于盒中手占一枚，即为定礼。凡女子受聘者，谓之吃某氏槟榔。”⑦这

意味着槟榔在民俗中，还是定婚的信物，鸡心形的槟榔是待客的最好之物。这种风俗，延及闽

广。直至民国前后，定婚仍需向女家送槟榔。于今闽广一带，定婚送礼，男方还得向女家送去

生橄榄以代槟榔。结婚后，新娘子捧橄榄招待客人，仍是说: “请吃槟榔。”《广东新语》云: “聘

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，女子既受槟榔，则终身弗贰，而琼俗嫁娶，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。”⑧宋
《方舆胜览》谓“槟榔代茶”: “槟榔消瘴，今宾客相见，必设此为重。俗之昏聘，亦藉此为贽

焉”。⑨ 明《八闽通志》载:“闾里朋友，吉凶庆吊，皆以槟榔为礼”。瑏瑠钟敬文也说，邑人婚事，必

用槟榔置锡盒中，和其他的礼物送之女家。瑏瑡从这些婚俗不难发现，槟榔被升华为“神圣的生命

之树”，被赋予幸运、吉祥、美好的内涵，与新婚的喜庆、幸福、祥和交相辉映。这些婚俗也见于

南方少数民族。黎族的传统婚俗，男方向女家求婚，聘礼之中必须有槟榔。女家若同意婚事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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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聘礼收下。这种求婚习俗民间称之为“放槟榔”。傈僳族青年男女的爱情信物中亦有槟榔，

槟榔表示男青年爱着姑娘，想把她含在口中。姑娘若接受爱情就把槟榔嚼吃掉，如拒绝就再加

上一截辣椒，将槟榔等退还。
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瘴疠盛行，无数居民被夺去宝贵的生命，防瘴、治瘴一直是南方民族重

要的生存问题。因此，槟榔的药用效果受到人们的重视、信仰，甚至成为巫术手段的神秘崇拜。
槟榔是传统的药材，花、种子和果实均可入药。槟榔在中医药学上用为消积、杀虫、下气行水

药，主治虫积、脘腹胀痛、水肿脚气等症，或作为驱虫药，列入药典管理目录; 或说能辟除瘴气、
治疗疟疾。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载:“辟瘴，下气，消食。”①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载:“槟榔代茶，所

以消瘴。”②《本草纲目》称其主治:“疗诸疟，御瘴疠。”③蒋毓英《台湾府志》载:“槟榔……粤甚

盛，且甚重之，盖南方地湿，不服此无以祛瘴。”④《广东新语》曰: “亦珠汗而微滋，真可以洗炎

天之烟瘴，除远道之渴饥，虽有朱樱、紫梨，皆无以尚之矣。”⑤

在潮州地区，槟榔成为祈保健康长寿的护身符、增福添寿的神圣物。潮人春节拜年，主人

迎宾至厅堂，恭恭敬敬地说声:“请槟榔!”有祝愿健康长寿之意。潮家男娶女嫁，新郎新娘要

一起向上辈人敬奉“槟榔”，“青娘母”要唱祝颂歌( 俗称做四句) ，如“捧起槟榔到厅来，奉敬诸

位老叔台”“来请槟榔增福寿，儿孙代代中秀才”“槟榔捧起到厅边，敬请诸位老姑姨”等等。
在粤东客家地区的葬俗中，第二天“化灵”时要包一个“槟榔”( 用红纸包几粒米代替，折叠

成三角状，红好事则折成方块) ，凡来吃饭者，饭后均发一条红线( 长命线) ，对外家亲戚一般是

发一条手巾。⑥据潮州人说:“现在虽已没有啖槟榔的风俗，可是，每于祀奉鬼神之时，必用蒌叶

裹作旧日槟榔包的形状，列于祭品之中。”这一风俗也见于福建福州地区，《闽杂记》载: “胡天

妹像，塑一美妇，一手解衣，一手作招人之状，凡有所悦女子，祷福建其像，亦取炉中香灰撒所悦

身上，事谐后以烟丝、槟榔、光饼等祀之”。⑦

在更直接的社会势力冲突较量中，槟榔也充当了某种信物与吉祥物。陈盛韶《问俗录》:

“无赖子弟，捧送槟榔，且羡慕之，谓: ‘真不愧为大哥’。”⑧广东民间有“千两官司，为一口槟

榔”之说。《广东新语》曰:“有斗者，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。”⑨《厦门志》载:“乡村民气亦较漳、
泉为驯。间以负气相角，睚眦小忿，一叶槟榔，两家解释; 即宿怨积恨，亦可杯酒言消。”瑏瑠其时，

漳俗口角，理短者捧冬瓜荖叶，由家长地保，登门谢过，此俗一直延至民国初年，民国十年渐废，

改罚饼炮灯彩，谓之四色，重大罚演戏。在这里，槟榔不但超越了食用、药用价值和神秘崇拜力

量，还成为现实社会团结、凝聚、和谐的一种精神力量。
不难发现，千百年来，槟榔使各地民众在从事生产、生活的斗争中，在心理上、精神上得到

一定的慰藉与支撑。
槟榔以其普遍性、大众性、神圣性、象征性，而获得了民间文学的青睐，使之成为儿歌、谜

语、山歌、竹枝词，以及民间故事、民谚俗语乐于吟咏的题材。
( 一) 儿歌。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《月光光》多涉及槟榔，广州地区的《月光光》: “月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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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，照地塘，年卅晚，摘槟榔。槟榔香，摘子姜。子姜辣，买蒲达。蒲达苦，买猪肚。猪肚肥，买

牛皮。牛皮薄，买菱角。菱角尖，买马鞭。马鞭长，起屋梁。屋梁高，买张刀。刀切菜，买箩盖。
箩盖圆，买只船。船沉底，浸死两个鬼仔。一个蒲头，一个沉底; 一个摸茨菇，一个摸马蹄。”也

有简化了的《月光光》:“月光光，照地堂，年三十晚，摘槟榔，槟榔香，二哥娶二娘，二娘头发未

曾长，迟得几年梳大髻，笛笛打打娶番归”;“月光光，照地町。排靠椅，捧槟榔。捧被爷食爷欢

喜，捧被奶食奶心凉”。
( 二) 谜语。台湾地区也有谜语涉及槟榔: 一出世来到汝家，毋食槟榔毋食茶，有脚毋踏黄

金土，有手毋采牡丹花。谜底为: 目珠。①把人影在眼中的形象，至为鲜活的表现出来，也让我

们了解，当时的生活是要吃槟榔和茶的。
( 三) 山歌、民歌、竹枝词。前述湖南民歌《采槟榔》是一例，客家山歌也是一例:“槟榔好食

对剖开，一丛□叶一丛灰; 有情阿哥领一口，无情阿哥面撇开。”“槟榔好食不用灰，两侪边双不

用媒; 用到媒人工程大，两人有意带归来。”“槟榔好食不用灰，两人恁好不用媒; 两人系有缘

份，有缘份就进前来。”②“自从唔识到哥家，也无槟榔也无茶，总爱两人心生甲，白水当做冰糖

茶”;“哮食槟榔不用灰，有心恋妹不用媒，用得媒人人知道，系涯姻缘你就来。”③《竹枝词》更

是一例，《羊城竹枝词》:“侬是爱渠纤指甲，亲将蒌叶裹槟榔”; 陈坤《卖槟榔》:“种得槟榔花正

香，离离多子熟槟榔; 槟榔要与浮留配，咀嚼才知好味长。”黄遵宪《卖香橼》: “第一香椽第二

莲，第三槟榔个个圆; 第四芙蓉五枣子，送郎都要得郎怜。④此处以椽谐缘，以莲谐恋，以榔谐

郎，以槟榔圆谓人团圆，以芙蓉谐夫荣，以枣子谐早子，堪称语意双关的典型。

三、槟榔与闽台物缘关系

伴随着闽粤民众移居台湾，槟榔啖食方式与礼俗文化也传播到台湾。由此以槟榔为媒介

形成了典型的闽台物缘文化关系，而这种物缘关系正是闽台地区根与叶、源与流的生动展现。
闽粤移民大规模迁台之前，台湾居民鲜有啖食槟榔之习。清康熙《台湾府志》、乾隆《台湾

府志》均无关于番人槟榔习俗的记载，⑤直至清中后期一些有关台湾风俗的文献才开始提及食

槟榔和槟榔礼俗。如《台东州采访册》载:“番俗婚配皆由男女自择，父母不能为之主。南路埤

等社，皆男自择女，悦之，则时至女家，馈女以烟，以槟榔; 女亦悦之，乃告父母挽亲戚说合，以布

及米粿、槟榔等物为礼，而赘于女家。”⑥但这些，更可能是比较开化的“熟番”学习闽粤移民而

来:“番儿学唐人，亦解把锄犁; 时清风日好，鸡犬皆嬉嬉; 槟榔簇凤尾，猱采同儿戏……”⑦

明末清初，闽粤移民大规模迁台，这些移民在原乡已有啖食槟榔的好尚，台地又多瘴气为

害，而“槟榔可以辟瘴，故台人多喜食之。亲友往来，以此相馈。槟榔之子色青如枣，剖之为

二，和以蒌叶石灰，啖之微辛，既而回甘。久则齿黑。槟榔之性，弃积消湿，用以为药。近时食

者较少。盈盈女郎，竞以皓齿相尚矣。槟榔之干，其杪如笋，切丝炒肉，味尤甘美。台人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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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半天笋’”。①《彰化县志》云:“惟槟榔为散烟瘴之物，则不论贫富，不分老壮，皆嚼不离口，所

以有黑齿之讥也。”②《重修台湾府志》载:“台地多瘴，三邑园中多种槟榔，新港、萧垅、麻豆、目
加溜湾最多尤佳，七月渐次成熟，至来年三四月则继用，凤邑瑯峤番社之槟榔干。”“以故张鹭

洲有诗云: 丹颊无端生酒晕，朱唇那复吐脂香; 饥餐饱嚼日百颗，倾尽蛮州金错囊。”③台湾知府

孙元衡《过他里雾》诗云:“翠竹阴阴散犬羊，蛮儿结屋小如箱; 年来不用愁兵马，海外青山尽大

唐; 旧有唐人三两家，家家竹径自回斜; 小堂盖瓦窗明纸，门外槟榔作新花。”④《小琉球漫志》中

的《海东颂》诗云:“槟榔之树，匝叶蓬蓬; 我公所植，谁敢不恭?”《宜亭诗》又云:“槟榔皆手植，

父老重流连”。⑤ 可见，这些槟榔皆为闽粤移民所栽种，而栽种是为了嚼食。清初户部员外郎

伊福讷在台湾写的《即事偶成》诗云:“饱啖槟榔未是贫，无分妍丑尽朱唇; 颇嫌水族名新妇，却

爱山蕉号美人; 剧演南腔声调沚，星移北斗女斗真; 生憎负贩犹罗绮，何术民风使大淳。”⑥就是

说当时台人已普遍嚼食槟榔，连新入台湾的北方人也不免入乡随俗。《赤嵌笔谈》云:“枣子槟

榔，即广东鸡心，粤人俟成熟取子而食，台人于未熟食其青皮，细嚼麻缕相属，即大腹皮也。中

心水少许尚未成粒，间有大者，剖视其实与鸡心无二，或云粤人食子、台人食皮。”⑦可知粤人吃

籽，台人吃皮。
在台湾地区，“家无斗米，服值千缗，饘粥弗充，槟榔不离于口，习俗相沿，饿死不变”。⑧

时至 1960 年代，台湾美浓地区的妇女均有嚼槟榔的习惯，老妇人备有一木杵以捣碎槟榔，家家

户户客厅总有一缸石灰、槟榔和蒌叶。⑨

现今，台湾的大街小巷都有专卖槟榔的“槟榔铺”，漂亮的“槟榔西施”因穿着暴露，常为街

头巷尾闲谈的话题。台湾中南部吃槟榔的风气很盛，不少公职人员和教师都在办公室或教室

里口含槟榔咀嚼，所以卖槟榔一行至今仍未衰退。
不仅如此，台湾的槟榔礼俗也与闽粤原乡并无二致。如以槟榔为待客之物，清康熙中台湾

海防同知齐体物《台湾杂咏》诗曰:“酿蜜波罗摘露香，倾来椰酒白于浆; 相逢歧路无他赠，手捧

槟榔劝客尝。”瑏瑠槟榔亦为婚俗的礼物。《重修台湾府志》载:“礼榔双座以银为槟榔形，每座四

圆上镌“二姓合婚、百年偕老”八字，收“二姓合婚”一座，回“百年偕老”一座，贫家则乾槟榔以

银薄饰之”瑏瑡;“俗用槟榔为聘”。瑏瑢 《台湾竹枝词》中还常见有槟榔用于订婚礼仪的描写，如周

莘仲《台湾竹枝词》( 之四) 诗云:“红罗捡点嫁衣裳，艳说糍团馈婿乡。十斛槟榔万蕉果，高歌

黄竹女儿箱。”瑏瑣槟榔也是台湾人调解纠纷、赔礼道歉的礼物和信物。高拱乾《台湾府志》:“有

一朝之忿，即以槟榔睦之，无负戴之班白。”瑏瑤“( 槟榔) 可以祛瘴，人有故则奉以为礼。”瑏瑥《彰化

县志·风俗志》云:“土产槟榔，无益饥饱，云可解瘴气。荐客先于茶酒。闾里雀角，或相诟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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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者亲邻置酒解之，小者辄用槟榔数十文之费，而息两家之一朝忿焉。”①

凡此种种，都说明台湾的槟榔文化源自闽粤移民，但闽人移民规模远胜于粤人，故台湾
“风俗、饮食、器用同于泉漳”，②“祭祀则有清明、普度之仪，冠昏则惟酒、布、槟榔之属”。③台湾

槟榔文化中“粤人食子，台人食皮”，④显然是因为受闽文化影响更大。⑤有趣的是，随着两岸关

系的和平发展，闽台交往日益热络，台胞回祖籍寻根竭祖、投资兴业蔚成风气，台湾槟榔文化大

有回迁之势，闽南厦漳泉街头已赫然出现“台湾槟榔”，不少商家亦备有槟榔供客人食用，这是

闽台物缘文化互动发展与文化认同之新证。

四、结 论

大自然是环环相扣、共存共荣、互补共生的统一体，任何植物都有其相共生的环境和相伴

生的文化。由于槟榔的药用功能，其或可解瘴气，因而成为“蛮烟瘴雨之乡”的南方，特别是闽

赣、两湖、桂粤、滇川黔等地的珍品。在医学技术极为落后的传统社会，瘴气往往成为死亡毒气

的代名词，瘴区则成为死亡之乡的别称。槟榔种植所需的生态条件与历史上瘴疠滋生的环境

如出一辙，所以槟榔与瘴疠仿佛如影随形。闽台地区地缘相近、地理环境相似，历史上同属
“瘴疠之乡”，由此产生的物缘与文缘亦属当然。

从龚胜生、梅莉、晏昌贵等人关于瘴病的分布区研究来看，⑥槟榔的种植区和啖食区与瘴

病的分布区存在着相互重叠的现象。这一现象与日本学者中尾佐助在《照叶树林文化论》一

书提出的“照叶树林带”理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一理论认为，如果某一种植物在世界各地

都有分布，但某地分布集中，则这种植物运用在文化上，相应的植物文化也会密集于该地。槟

榔、槟榔文化与闽台关系正是如此。
槟榔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，但其集中分布于我国的琼、桂、云、黔、川、湘、鄂、粤、闽等地，并

以其植物特性、食用价值和药用效果，而被人们赋予丰富的象征含义，寄寓美好的想象，渐次发

展为多姿多彩的中国南方槟榔文化，这种文化贯穿于中国南方区域社会的衣食住行、婚丧节

庆、休闲娱乐等各种习俗，又因其广泛性、普遍性、大众性、象征性、生活性、草根性等特征，而为

民众喜闻乐见，成为民间文学创作的各种题材，而见于山歌、儿歌、民歌、谜语、民谚俗语、童话、
民间故事，甚或竹枝词、古典诗词等作品中。伴随着闽粤民众移民台湾，这种槟榔文化也传播

到台湾，遂成今日闽台物缘文化互动发展与文化认同的一种典范。由此不难发现，基于共同的

地缘、血缘及自然生态，可以进一步衍生出共同的物缘与区域族群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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